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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梅雨季，潇潇雨声不断地隔窗飘
入耳际，一份难得的静谧闲适。我划拉着手机
在网上“闲游”，朋友圈友人发的“红色家族
史”，一下子将我的目光定格住了。红色家风
的传承，几代人的民族担当与责任感，读来令
人感慨。

友人的爷爷在我们当地，是赫赫有名的
“老红军”。他曾跟随中国工农红军一起参加
过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身上多处枪伤。
可这位从枪林弹雨中挺过来的老党员，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又毅然将自己的党员儿子送进了
抗美援朝的大军中……

这个庚子鼠年的新春，当新冠病毒肆虐荆
楚大地，友人身为护士长的妹妹又冲上“疫
线”，果断地跟随医疗队去驰援湖北了。没有
勇气当面与父母告别，到达目的地后，在繁忙
的工作间隙，和父母视频通话时，患有严重神
经衰弱的母亲泣不成声道：“你可得好好的啊，
你走后，我整夜失眠，妈可是再也经不起打击
了，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友人的妹妹不住地点
头，泪如雨落，可她却果敢坚定地说：“妈，我是

一名党员，我得先上。”红色家风的传承，一句
承诺一个使命，她丢下父母孩子，从春节一直
坚守到樱花盛开……

近日，小区开始了垃圾分类，尽管大家都
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
我们的地球，可垃圾分类实施起来，却面临种
种实际困难。林姨是一个老党员，退休前是单
位的工会主席，每天看到垃圾分类督导员在那
里忙得焦头烂额，还总和一些年纪大的居民吵
吵嚷嚷，她便主动“请缨”，做了社区垃圾分类
的“大管家”。每次投放垃圾时，林姨耐心细致

地帮大家一一分拣，好几次看到她从年老和行
动不便的残疾居民家里，拎出垃圾帮他们一一
投放。有次我随口问：“林姨，你咋还服务到家
了啊！”林姨边走边说：“任何政策的实施，都要
考虑到困难群众的需求，我是党员，我先上，大
家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习惯养成了，工
作就好开展了。”

近日持续的暴雨袭击，已使南方多地受
灾。记者朋友告诉我，在暴雨倾盆的深夜，他
去灾情最严重的偏远乡村采访，看到那里的党
员干部齐心协力，划着皮划艇在电闪雷鸣、暴
雨如注中救下一位位受困群众。他采访的一
位老乡含泪道出了那句最朴实的话：“只有共
产党，才会想到我们受苦的老百姓，感谢党和
政府！”

我们是从小在红歌的陪伴中长大的，那种
家国情怀早日融入血脉中。这一刻，看到那些
灾民在滔滔洪水中被平安转移到安全地带，我
深深被那种“我是党员，我先上”的精神震撼
着。我由衷地在心里为他们敬了一个礼，并深
情地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我 是 党 员 ，我 先 上
□ 李仙云

初 夏 时 节 ，熏 风 微 微 ，天 地 有 了 热 度 。
空中虽有白云飘忽，但午后的阳光，依然穿
过云层翳隙，洒在这方西乡小镇。我们心浮
神游，沿着小河北岸往东走。

河水是清的，河岸是青的，河边的一切，
也似乎感染了青绿色的气息。沿河居民的围
墙已爬上青藤，有丝瓜吊瓜的粗叶，有豇豆
扁豆的嫩头，还有青中带白的丁香花。河岸
口的菜地，长满了韭菜、茄子、小瓜和番薯，
还有竹杆搭起的黄瓜和豇豆架，而竹片撑起
的番茄枝藤，已经挂满了番茄。

这一丛丛席地而起的青，和一串串蓬勃
向上的绿，都就着阳光挥洒的明媚，向四周弥
漫，向墙头攀升，恣意无限地生长。它们用绿
色的身姿丰满着河岸的同时，也装点着河岸
人家，于是河边便有了青幽幽的意境。沿河
的一路弥漫着初夏的味道，不觉心旷神怡。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同行的三人，也
确有为师者，一个是学院教授，一个是文苑
耕夫，而我当然也是闲笔好动者。于是我们
有了共同的话题，在青绿色的氛围中徜徉初
夏，品味初夏的西乡。我们久居城市的眼睛

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猎取一个又一个绿色的
生命，用手机不断地拍，拍青色的藤蔓，拍青
中浮白的花，当然也少不了拍那青青的芦苇。

芦苇是河岸独特而又靓丽的风景。初
夏的芦苇甩开残枯的羁绊，开始疯长。苇叶
从下到上，大小渐次，由深及浅，层层披挂。
阵风吹过苇丛，芦苇前呼后拥，苇叶沙沙作
响，实为难得景观。

芦苇不仅是好看的风景，也是乡村人家
包粽子的必备之物。西乡人叫苇叶为粽箬。
苇叶修长好看，由宽及窄至尾梢。苇叶嫩青
光滑，透着独特幽香。特别是焯过粽箬后的
茶水，青碧澄澈，弥漫清香，温茶入口，沁心透
肺，妙不可言。而粽箬包出的粽子，碧青透
氲，烀煮熟透后变成灰褐。那碧碧盈盈的青
已渗透进白晶的糯米，幻化为粽子的清香。

几天前，我回老家看母亲，临出脚时，母
亲还抓上几把扎好晒干的苇叶说，这粽箬好
呢，又宽又长，能包大粽子。我接过母亲的
粽箬，心生温情，遥远的记忆又浮上心头。

我想起老家东山头上那河湾，除了菱角
就 是 芦 苇 。 每 到 初 夏 ，河 湾 芦 苇 便 挨 挨 挤

挤，密不透风。河湾芦苇肥肥壮壮，叶子宽
宽。芦苇丰茂时节，庄上人家便手持竹钩，
拽住芦苇揲叶子。母亲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
月，总是揲下一把又一把青碧碧的苇叶，娴
熟地扎起来吹干，留足自己需要后，也会分
送亲友或庄上人家，那份喜气洋洋让人兴奋
不已。

从儿时记事起，端午之后，我们便吃到
父亲种的糯米、母亲包裹的粽子，吃到离乡
到了城里，母亲依然让人捎带上滑滑滴滴、
清清香香的粽子给我们。今年的端午也是一
样，老人家早就为我们备好了粽箬，年年如
此，岁岁沿袭。我真希望母亲能一直这样沿
袭着。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
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
在水中坻。”午后的阳光早把晨露汲干，但扎
根水边的芦苇依然散发水蕴的亮色，只是曾
经采拮苇叶的倩影已不见了。

风过河畔，阳光偏西，苇叶摇曳金色的
光芒。我们踏着云隙下的辉光，走过水泥小
桥，沿着竹林小道，向南方的草木游园走去。

芦 苇 青 青
□ 夏 牧

“啪！”电灯亮了。
她坐起身子，拢拢散乱的头发，扭过身子，摇摇

他的肩膀子：“嗳，你醒醒。”
他鼻子哼哼，翻个身，又打起呼噜来。
她掀掉被子，给他一巴掌。

“你干什么呀？”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揉揉惺
忪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她“咯咯咯“地笑起来：“嗳，你今天耍鬼把戏？”
“神经病！”他身子一滑，又钻进了被窝。
七口塘八户争。 他写好八个阄，打成纸捻子，放

进大口瓶子里，让“竞争者”们按顺序用吃饭的筷子夹
出一只阄来。前面六位如愿以偿，她是第 7 号，也从
升子里夹出一只阄，放开后交给他，他两个手指着一
捻，捻成了纸屑，随手抛下地，说：“空阄。”她嘴唇动动
刚想说什么，他忙用膀弯子捣捣她。8 号的秀兰挤到
灯光下，放开阄，白纸黑“√”。

“你不说明白别想睡得安稳。”她又掀开被子。
秀兰与她年龄相仿，四十挂零，丹凤眼，细眉毛，

姿容秀丽，楚楚动人。当年，有人给他介绍，秀兰头一
昂，眼皮都没抬，看不起他啊。后来，他入了党，当上
了村支书。秀兰呢，大前年丈夫不幸病故，还拖下了
一身债。上有年迈的公婆，下有在校读书的孩子，日
子够苦的。她晓得秀兰不是那种人，他也没这份邪
性，只是自己的疑心病重。他和秀兰结对帮扶，把鱼
塘让给秀兰。她气鼓鼓地说：“喂，堂堂的村支书没本
事帮人致富，好意思与老婆赌气呢。”

“谁吃得消你……”
“你和秀兰结对帮扶我支持，若有半点不是，哼！”
“我盘算好了。”他“嚯”地坐起来，狡黠地一笑，“咱把鱼塘让给秀兰，你

就当义务技术员，把你的养殖经验指导指导她，再借十万八万块钱给她做本，
怎么样？”

他继续说：“秀兰不肯接受，我劝说了几次也没用，这个工作还要你
去做……”

“我！？”
他故意板起脸：“瞧，又吃醋了不是？”

“咯咯咯，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说完也钻进了被窝。
“啪！”电灯熄了。

结

对

□
刘
庆
宝

老党员、安置干事宋广珠已经
离开我们 30 多年了，但他宿舍里那
只放衣物的柳条箱，却一直印在我的
脑海里，成为我廉洁自律的标尺。

宋广珠是 1946 年参加革命的
老干部，过去曾担任过公社农具社
主任。他清正廉洁，从不用公家的
木材做家具。衣服没处放，他就在
供 销 社 买 了 一 只 柳 条 箱 代 用 。 有
人劝他：“你是农具社一把手，让木
工 给 你 打 只 把 木 箱 还 不 是 一 句
话？”他摇摇头说：“木材是国家计
划物资，万万动不得。我带头搞，
其 他 人 跟 着 搞 ，这 样 下 去 怎 么 得
了！”他是这么说，也是一直这么做
的。后来他调到公社工作，这只柳
条箱也随他搬了家。

老宋当上了公社安置干事，手
上掌握着下放干部、知青专用木材的
分配大权。有人说：“赶快搞点木材，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儿媳也埋怨
他：“家里房子急需翻修，就差木材，
你不好暗取，跟领导明说也无妨。”老
宋听了，还是一句老话：“这动也动不
得，眼下木材紧缺，我们党员干部应
带头为国家分担责任，共渡难关。”他
想方设法用水泥杆儿、杂树棍儿解决
了家中建房的困难，硬是没有用公家
一个木材。自己宿舍用来放衣服的
还是那只柳条箱，直至 1982 年退休
又带回家。

宋 老 的 这 个 事 迹 我 曾 写 稿 登
在地方党报上，所以印象更深。当
然 ，这 里 并 不 是 提 倡 人 们 都 来 用

“柳条箱”，条件好了也不改善。而是为了说明老党员这种遵
纪守法、清正廉洁精神实在弥足珍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
承和发扬。

忘
不
了
那
只
﹃
柳
条
箱
﹄

□
王
洪
武

到 世 纪 公 园 的 东 门 时 正
好 6 ：00 ，初 夏 的 这 个 时 候 ，天
早 已 大 亮 。 拆 除 了 大 门 与 围
栏 的 公 园 与 外 部 环 境 融 为 一
体 ，敞 亮 自 然 、和 谐 亲 切 。 碧
空 如 洗 ，芳 草 萋 萋 ，眼 前 的 世
纪 公 园 万 木 葱 茏 、生 机 勃 勃 ，
蓝 天 之 下 健 身 步 道 惹 眼 的 红
色 彰 显 着 生 命 的 活 力 。 晨 练
的 人 们 已 是 三五成群，林间曲
径通幽、枝头鸟语花香、眼前微
风徐来、耳畔乐声袅袅。此刻，
无论是小跑、疾行、漫步，或是伸
展伸展胳膊腿儿，打一套仙风道
骨的太极、唱几句行云流水般的
淮腔京韵、抑或听风不语、静观
荷塘，都是一件极惬意的事儿。

“拆墙透绿，24 小时开放”是
这次改造的主题。一个月的时
间，工程不算大，意义却不小。一
个“拆”字，值得回味，值得点赞。
这个早晨，我也算是应景而来。

世纪公园占地 360 亩，2002
年建成开放，定位于新城中央的
生态公园、绿色家园。在近年来
相继建设的几座公园里，体量不
算最大，却是当之无愧的大哥：建
的最早，也是那时候不折不扣的

“网红打卡地”。2000 年左右城南
建设方兴未艾，作为城市客厅的
世纪公园甫一亮相，便成了先期
搬迁入驻的市、区两级政府重要
的接待窗口。彼时世纪公园的

“朋友圈”里，既有重要领导，也不
乏海内外的客商嘉宾，更多的则

是一直喜爱它的市民百姓。多次参与采访，我对那时公园的参
观线路耳熟能详。从新都路南侧的大门进入公园，入口处的下
沉广场现在已经是戏迷票友钟爱的盐渎大舞台。广场的一侧是
主题为“丰瑞盐渎”的巨幅汉白玉浮雕景墙。自西向东的组组浮
雕浓缩了盐都这个千年古邑的厚重历史、前世今生。清晨，当我
再次驻足这熟悉的浮雕前，看见两端包括《结语》在内的部分墙
体早已覆盖了密密匝匝的爬山虎的绿叶，原本冷冰冰的汉白玉
平添了些许生机与活力，一下子生动了起来。

景墙背面，东西两侧分布着被誉为“宇宙魔方”的河图洛书
图案，分别以圆木和石球按比例放大镶嵌于地面。这两幅中国
古代流传下来的神秘图案，据说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
经年累月，组成图案的圆木有的已经风化斑驳了，仿佛岁月写下
的沧桑印记。

公园里与这河图洛书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是几棵枝繁叶
茂的百年古树。最年长的两棵朴树已近两百岁，硕大如柱的虬
根上，自下而上伸出几十枝状如青年手臂的枝干，枝干之上再有
层层的分叉，像极了一个家族兴旺的族谱图。树冠上，层层叠叠
的绿叶在地面洒下了一大片浓荫。

如果说朴树像美髯及胸的老者，那 116 岁的皂荚树则更像
伟岸挺拔的帅小伙儿了。微风轻拂，苍翠欲滴的树叶婆娑摇曳，
挂在枝叶间的一串串皂荚宛如特大号的豌豆荚，煞是诱人。站
在古树下我颇有些感慨自然的神奇：这皂荚树是如何感知季节
的变化轮回，应时而生，百年不误的呢？

尽管没有古树的厚重，但公园里唱主角的那些本地树种：银
杏、香樟、水杉、垂柳等等，近 20 年的生长，也早已是连片成林，
浓荫蔽日了。走进公园的早晨，你尽可以美美的深呼吸！

盐城是百河之城，世纪公园的元素，自然离不开一个水字，
水让整个公园灵动了起来。文似看山不喜平，或许这也可以形
容世纪公园的水。开阔处，南北两岸宽有近百米，最窄处，绿植
灌木掩映其间，只闻水声淙淙，不见水从何来。九曲回环，跌宕
生姿。

而这个季节最吸引我的，是公园西南角的那一湾湖面，一隅
荷塘。初夏的早晨，荷叶铺满了整个水面，粉红的荷花宛如少女
娇羞的脸庞，或含苞、或绽放，也有心急开花更早的，骄傲的顶着
鹅黄的莲蓬亭亭玉立。红嘴黑羽的野鸭想必是这荷塘的主人了，
旁若无人的游弋在荷叶间，一会儿贴着水面扇动着翅膀，一会儿
一个猛子扎进水底，在不远处又露出狡黠的小脑壳。朝阳，明晃
晃的洒向水面，苍穹倒影，洁白的云朵在碧绿的荷叶间游走。“吧
吧吧吧……”几尾红鲤轻盈地轻吻水面，转瞬又结伴而去。鱼戏
莲叶东，鱼戏莲叶西……想起《江南》，那个不曾留名的才子写尽
了鱼戏莲叶间的无限妙趣。

虽是初夏，早生的荷叶或已锈迹斑斑，或已枯萎老去。我
想，静坐湖畔的人，既可以感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喜悦，也可以
生出红藕香残的忧伤。风景一样，不一样的是看风景的人。就
如这一直存在的围栏终于拆了，我想这拆掉的，不仅是可见的围
栏，更是思想上的藩篱。

拆墙透绿，敞开心扉。拆掉的是围栏，拉近的是距离，温暖
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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